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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温庭筠的 《菩萨蛮》 历来有不同的解法。 词中的 “小山” 除了可以理解为前人指出的屏山、 枕山、 小山眉等物象之外， 还

可以理解为对女子发髻形状的比喻。 另外， 通过细读文本可以感觉到， 词中的情感基调并非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闺怨， 相反很可能

传达的是女子一种喜悦和欢乐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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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重叠金明灭， 鬓云欲度香腮雪。
懒起画蛾眉， 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 花面将相映。
新帖绣罗襦， 双双金鹧鸪。

———温庭筠 《菩萨蛮》

温庭筠词的代表作《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 历来有不
同解法，但分岐主要集中在“小山”一词的解释上面，并出现了
诸多解法。对于此词的情感倾向，诸家并无异议，一般都认为此
词是写闺怨，是典型的花间词风的代表。然而，如果抛开传统观
念，通过细读文本，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些不同的体会。现将个
人读此词的一些感受呈诸于方家，以期丰富对此词的理解。
首先，对于“小山”的理解。我认为传统的说法，如“屏山

说”、“枕山说”、“小山眉说”等，都有各自的道理，而且温词
本身就具有一种朦胧之美，其词中的意象具有不确定性。所以，
对“小山”一词的理解，也不必攻讦他说以自立新说，而是从不
同的角度来进行解读。如果按文学审美的陌生化效果而言，我初
读此词第一句的第一感觉是：一位女子慵懒地躺在床上，头上的

发髻波浪起伏，像重叠的山峦一样，而金属饰物在发丝间或隐或

现。因为古时女子头发很长，尤其是到晚唐五代时期，女性更是
头髻高大，两鬓蓬撑如翼，所以睡觉的时候，头上总是要插一些

发钗、发簪之类的饰物，把头发盘绾成松髻，从而保持固定的形
状。而并非如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完全披头散发，到第二天清晨再
次完全梳理。
其实，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将女子发型比喻成山峦起伏也并不

少见。如辛弃疾词《水龙吟》 （楚天千里清秋） 中写道“遥岑远
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就是将山峦比喻成女子的发髻。还
有如明代女词人叶小鸾词《浣溪沙》 （曲曲阑干绕树遮） 中也有
“楼外远山横宝髻，天边明月伴菱花”的句子，这里的宝髻，本
是指古代贵族妇女的一种发髻，王勃《临高台》诗中有相关描写
“为吾安宝髻，娥眉罢花丛”，但在这里同样用来形容山峦。
这样，将“小山”理解为对女子发髻形状的比喻，似不无道

理。后来，偶读沈从文先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从中得知沈
先生也有相似之论，不同在于我是站在审美直觉的角度，而沈先

生是站在历史文化考证的学术性角度。由此可见，此论并非异想

天开。
其次，就此词表达的情感倾向而言，我觉得不必一定要认为

此词表达的是一种闺怨的情调。温词的《菩萨蛮》十四首，都是
以女性作为抒情的视角，在这些词中，闺怨的情调一般表现比较

明显，然而情感基调也略有不同，此词便是一个特例。如果说其
它十三首表现闺怨的情调比较明显的话，那么这一首我们读起来

似乎没有太充分的证据说它一定是表现女子伤感的情绪，我们甚

至可以反过来说，该词表现是女子一种喜悦和欢乐的心情。之所
以有这样的理解，并非刻意去标新立异，而是基于文本的细读，

基于自己最初的审美体验。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情景：一个清晨，闺房内静谧而温馨，

一位年轻的女子正安祥地躺在自己的绣床上独寝，她可能正陶醉

在自己温暖的梦乡里，一切是那么的和谐。“小山重叠金明灭，
鬓云欲度香腮雪”，词人用他手中的笔生动地描摹了未醒之时女
子的这一睡态。第一句将女子的发型及头饰展现在我们面前：她
头上的发髻像重叠的山峦一样高低起伏，鬓角自然地贴在如雪的

脸颊上。第二句意象绵密，但说到底，只写了两个事物，即女子
的鬓角和脸颊。“云”修饰鬓角的形态，薄而轻；“香”和
“雪”着重刻画女子的脸颊，分别从嗅觉和视觉感官上传达出女
子的年轻貌美。如果单纯从外貌描写的角度来看，这样描写也不
脱南朝宫体之窠臼，然而温词的巧妙就在于能将各种静态的意象

用一些美妙而传神的动词串联，从而造成一种动静结合之妙。此
句中的“度”即为一动词，着此一字，女子的鬓角与脸颊之间便
有了一种呼应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具有动感的，由此句子所呈

现的不再是一幅静止的淑女图，而是一段动态的视频，里面有无

穷的想像空间。“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这两句便是女子
醒后的梳洗打扮描写了。初看来，这两句本无太多的歧义，传统
观点也将这两句看成是表现女子伤感情绪的铁证，其依据便是全

词中唯一可以算作是直接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懒”、“迟”二
字。何故呢？想必是女子因内心怀人怀事，而导致早晨起来无心
打扮，中国古代自古也有“女为悦已者容”之说。然而我初读此
句的时候，似乎并没有产生如读李易安“香冷金猊，被翻红浪，
起来慵自梳头”（《凤凰台上忆吹箫》） 时那种体会，易安词自不
必说，“慵”字是其离愁之苦的直接体现，况且还有“生怕离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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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苦”等句作为明证。而温词并没有出现明显表现主人公愁苦心
情的字眼，这样就给我们解读温词中“慵”、“迟”二字提供了
一些别的可能性。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大胆地设想：词中的
“慵”、“迟”，是否是女子喜悦心情的写照，而并非传统的闺怨
之说呢？

判断这种假设是否成立，首先便是对于“慵“、“迟”二字
的理解。字面理解二字并无困难，问题在于女主人公为什么而慵
懒，为什么而“梳洗迟”呢？心情不好，或者忍受离别相思之
苦，自然非常合理，然而女性的心理又是非常特殊而细腻的，她

们有时表现出的慵懒并非全是心情不好的写照，有的时候甚至是

喜悦或幸福、优越感的流露。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也屡
见不鲜，如白居易《长恨歌》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
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就写尽了杨贵妃得
宠时饱含幸福的慵懒；还有如李清照词 《点绛唇》中“蹴罢秋
千，起来慵整纤纤手”，则将少女时期的李清照纯真、活泼的性
格及对幸福生活的感受生动展现；再如《牡丹亭》写杜丽娘游园
之前细心而缓慢的梳妆活动，也是将贵族女子的那种不必为生计

发愁的优越感与幸福感展现出来，诸如此类还很多。由此看来，
古代作品中，描写女子慵懒困倦之态并非一定是其忧愁的体现。
就此词而言，女子之所以“懒起”、“梳洗迟”，很可能是因为无
生计压力，而对美好生活产生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和幸福

感。
如果说通过上片的阅读，我们对于词中表现的喜悦之情只是

一种猜想，仅凭“慵”、“迟”二字的理解似显证据不足的话，
那么下片的描述则为这种猜想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先看“照花
前后镜，花面将相映”，这是女子的照镜图，也是女子内心的真
实写照，是其喜悦心情的最直接体现。类似的描写在古诗词中也
并不少见，如汉乐府《木兰辞》中写木兰从军归来时，就有“当
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二句，表现了木兰从军归来与家人团聚
的喜悦心情。而李清照作为女性词人的代表，其词最能体现女性
的真实心理，在她的《丑奴儿》中写道“理罢笙簧，却对菱花淡
淡妆”，表现了夫妻恩爱时，对镜弄妆的喜悦心情。李清照的
《减字木兰花》更有“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
徒要教郎比并看”之句，与此温词中的“照花前后镜，花面将相
映”两句极其相似，只不过前者的对镜是潜在的行为，而后者是
显现的，但都是对镜戴花，且都有对自己的容貌极为自信，与花

儿一比高下的意味。这些都是对女性照镜细腻心理的描摹，是她
们喜悦心情的写照，这样的描写既展现了女子的美丽，同时也道

出了她们此时的内心是多么的欢悦。只有当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

望或者对目前生活无比满足的时候，女子才有如此心情去仔细的

对镜戴花。如果此时心中带有苦闷和愁绪，是绝无这种闲情逸致
的。李清照的“任宝奁尘满，日上帘勾”（《凤凰台上忆吹箫》）
就是生动一例，镜匣子已经尘封已久，丈夫不在身边，除了无穷

的牵挂和离愁之外，还有哪有心情去“对镜贴花黄”啊！
那么，女子因何而喜呢？“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二句

作出了解答。原来女子所喜并非仅仅是自己美丽的容颜，而是心
中那个他。当她梳洗完毕，开始一天的女工之时，所临的刺绣之
“帖”，原来上面是一双鹧鸪鸟图案，可以看出，所绣罗襦，并非
为自己，而是为心中人，在刺绣的活动中，寄予了自己对意中人

之爱，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到此，女主人公的身份我们
可以推定，她很可能是一位新嫁娘，或者一位待字闺中，但早已

芳心萌动的贵族女子。
看来，如果我们假定了全词的情感倾向，即喜悦之情，依据

文本的细读，则完全可以讲通，且并无太多附会之处。当然，如
果我们依从传统的闺怨之说，同样可以在文本中找到明证，同样

文理通达。在我看来，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主要还是在于
温词的特殊性。温词的最大特点，我认为是不确定性，这其中包
括意象不的确定、主题的不确定、主人公的不确定、地点的不确
定等等，这使得词有一种朦胧美。正因为朦胧，其词的审美空间
反而增大，不同身份、经历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都能通过其词找
到自己的审美愉悦，才会出现该词理解的那么多分歧。尤其是对
于这首词，几乎没有明显地表现情感倾向的词语，所以对于此词

的理解，我们产生分歧也不足为怪，当然也不必求同，这正好诠

释了温词的审美包容性。本文并无驳他说以自立之意，而是为鉴
赏温词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事实上，以往的作品鉴赏，我们有太多的先入之见，有太多

的人云亦云，这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我们自己对作品的审

美判断。其实鉴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它是一种审美活
动，是一种个性化的情感体验，每个人对作品都有一种最初的理

解和感悟，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这种刹那间的感悟，这样才能

丰富对作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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